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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主要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投入

比较研究

姜桂兴　程如烟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摘　要：本文对中国和美、日、德、法、英、韩、俄七国近２０年基础研究投入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比

较，发现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有总量大、增速快的优势，也存在占研发总投入和 ＧＤＰ的比重低、经费

来源相对单一、执行结构较为失衡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五点建议：遵循基础研究投入增长

规律，紧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稳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大力发挥中央财政资金

的引导作用，建立多元化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努力发挥不同研发活动主体的优势和特色，构建各有

侧重、协调互补的一体化基础研究体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基础研究投入统计工作，详实反映我国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真实情况；营造重视基础研究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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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当前，国际科技竞争日益加剧，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基础研究日益成为推动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源泉和动力。为保障科技经

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各创新型国家纷纷加强基础

研究战略部署，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力求以科学研

究的新突破带动科技、经济实力的新提升。我国

经济也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

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各

领域对源头创新的需求巨大，迫切需要基础研究

发挥战略引擎的作用。当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与

主要创新型国家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存在哪些

优势和不足？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明确。鉴于此，

本文试图从全球视野分析和比较近１０～２０年我

国和主要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的基本趋势，

以期为我国基础研究发展和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和借鉴。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 ２０个左

右，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

于其他国家，研发投入占 ＧＤＰ的比例一般在２％

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在７０％以上，对外技术依

存度指标一般在３０％以下［１］。本文选取其中研

发投入规模较大的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

韩国六个创新型国家和同为世界大国的俄罗斯作

为研究参照对象，并根据相关数据的可获性对参

照国进行适当取舍。

为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和可靠性，除特殊情况

外，本文主要采用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其中，国

际数据主要来自经合组织科学技术指标数据库

（ＯＥＣ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和相应国家政府官网，且除投入规模采用绝

对值外，其它指标尽可能采用相对值（即比值），

以使国际比较更为科学合理。中国的数据优先采

用经合组织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某些缺失的数据

则利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等部门的科技统计资

料进行补充测算。

２　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特点分析

总体而言，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呈现总量大

（２０１６年全球第二）（图１）、增速快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图１　各国基础研究投入规模［２］

Ｆｉｇ．１　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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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各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２］

Ｆｉｇ．３　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ａｓａ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ＧＤＰ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２］

年均增长１６８％）（图２）、投入强度低（２０１６年约

０１％，不到韩、法、美的１／４）（图３）、占研发总投

入的比重低（２０１６年为 ５２％，不到发达国家的

１／２）（图４）等四个鲜明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只

要我国对基础研究投入给予足够的重视，基于雄

厚的经济实力，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ＧＤＰ的比例

（即投入强度）和占研发投入的比重是能够更科

学、合理地提高的。而这种巨大的潜力，是其他

国家所不具备的。

１）规模大：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仅比美

国的四分之一略强

经过近１０年的大力投入，２０１５年我国基础

研究投入总量达到２０６亿美元（按当前购买力平

注：法国和英国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的年均增长率

图２　各国基础研究投入年均增长率（２００７—２０１６）［２］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ｏｆｂａｓｉｃ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２］

价计算，下同），首次超过日本（２０２亿美元），跃居

世界第二大基础研究投入国。然而，美国仍是目

前世界第一大基础研究投入国。２０１６年，美国基

础研究总投入为８６３亿美元，遥遥领先于世界其

他国家，相当于中（２３７亿美元）、日（２１２亿美

元）、法（１４６亿美元，２０１５）、韩（１２７亿美元）、英

（７６亿美元，２０１５）、俄（５６亿美元）六国的投入总

和。我国２０１６年的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仅比美国

的四分之一略强，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２）增速快：超过其他六国

各国基础研究投入整体均呈增长态势。美、

英、法、日、俄五个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在２００９年金

融危机之后略有下降或停滞，２０１２年前后再次恢

复增长趋势；我国和韩国则一直处于稳定增长

中。就增长速度而言，投入规模（基数）大的国家

增速相对较小。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十年间，基础研究投

入规模长期位居前列的美国和日本年均投入增

速分别为２７％和２５％，低于英国（３９％）和法

国（３６％），更低于增速比较高的韩国（７９％），

仅高于俄罗斯（２３％）。

在七个国家（不包括德国）中，我国基础研究

投入增长最快，年均增速高达１６８％，从２００７年

的５８４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１６年的２３６８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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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各国研发投入的活动类型分布［２］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ｓ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

ｏｎＲ＆Ｄ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ｙｔｙｐｅｏｆ

ｗｏｒｋ［２］

十年增长了约３倍，高于我国研发总支出的年均

增长率（１５４％）。

３）强度低：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仅为 ＧＤＰ的

０１％，不及韩、法、美的四分之一

各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基本都呈增长趋势。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法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一直在

０４５％以上，且逐渐增长至 ２００９年的最高点

０５８％，金融危机之后虽略有下降，也始终在

０５％以上，２０１２年降至０５４％。美国基础研究

投入强度从１９９７年的０４３％增长至 ２０１６年的

０４６％，日本也从１９９７年的０３３％增长至２０１３

和２０１４年的０４２％后，于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年略降至

０３９％。英国和俄罗斯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相对较

低，英国基本处于０２６％～０３％之间，俄罗斯近

年徘徊在０１６％左右。

韩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近年增长迅速。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间，一直在０２７％～０３１％范围内

徘徊，２００３年之后开始迅速增长，２００４年

（０３９％）超过日本（０３６％），２００７年（０４７％）

赶上美国（０４７％），２００９年（０５９％）超过法国

（０５８％），在七国中位居第一，２０１２年更是达到

０７４％，且直到２０１５年都一直保持在０７％以上，

２０１６年虽略有下降（０６８％），但仍远高于其他

几国。

２０１５年之后，尽管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量已

经位居世界第二，但投入强度却只有０１％左右，

是七国中最低的，不到美国、法国（投入强度在

０４％以上）的１／４，更与韩国０７％左右的高投入

强度相去甚远。

４）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低：只有５１％，远低

于多数主要创新型国家１５％～２５％的水平

１９９７年以来，主要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投入

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均在１０％以上，目前更是大

多（日本、俄罗斯除外）在１５％以上。法国基础研

究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最高，一直超过 ２０％，

２００９年达到峰值２６％；美国自２００１年以来一直

在１８％左右；英国 １７％左右；韩国从 １９９７年的

１３％一路增长到了近年的１７％左右；俄罗斯起伏

比较大，但也基本在１０％ ～２０％之间徘徊，最高

（２００９）达到２０％；日本比较平稳，保持在１２％左

右（图５）。

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明

显偏低，１９９７年以来一直在５％ ～６％徘徊，近１０

年都维持在５％左右，远远低于主要创新型国家

的水平（一般１５％以上）。这一基础研究投入不

足的局面一直未得到根本性转变。

３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执行结构分析

与主要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经费

执行结构（经费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企业和非

营利机构等执行部门的分布）比较失衡，严重依

赖高等院校和政府研究机构等公共部门（２０１６年

９６９％），企业只执行了全国３２％（２０１６）的基础

研究支出（图６）。虽然公共部门是我国基础研

究经费的执行主体（图７），但基础研究却并非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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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各国基础研究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２］

Ｆｉｇ．５　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ａｓａ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ｇｒｏｓ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Ｒ＆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２］

图６　各国基础研究支出的执行部门分布［２］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ｅｃ
ｔｏｒ［２］

共部门最主要的研发活动类型。我国高等院校

研发支出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所占

份额之比为４０∶４９∶１０（图８）；政府研究机构研发

支出中这一比例为１５∶２９∶５６（图９）；企业研发支

出中更是只有０２％为基础研究，而主要创新型

国家则基本在６％以上（图１０）。

１）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执行部门结构失衡，企

业仅执行全国３２％的基础研究支出

基础研究的执行部门主要有高等院校、政府

图７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执行部门分布［２］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ｂ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ｅｃｔｏｒ［２］

研究机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等，不同国家各执

行部门所占比例差别较大。目前，在法、中、英、美

四国，高等院校是最大的基础研究执行部门，其

基础研究支出基本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支出的

５０％以上，法国更是高达６９％；而在日本和韩国，

企业是最大的基础研究执行部门，分别执行了两

国４７％和５８％的基础研究支出；俄罗斯７４％的基

础研究由政府研究机构执行，这与其传统科研机

构的力量较强、在国家科研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的历史（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有关。总的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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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各国高等院校研发支出的活动类型分布［２］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ｏｒ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ｙｔｙｐｅｏｆｗｏｒｋ［２］

图９　各国政府研究机构研发支出的活动类型

分布［２］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ｅｃｔｏｒ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ｂｙｔｙｐｅｏｆｗｏｒｋ［２］

除了韩国企业执行的基础研究比例（５８％）超过

公共部门外，其它五国公共部门（高等院校 ＋研

究机构）均是基础研究的最主要执行者，一般执

行５０％以上的全国基础研究支出，企业执行６％

～４７％。

我国基础研究活动更是高度集中在公共部

门（９６９％），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占全国基础研

究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５２６％和４４３％。２００６

年以前，与俄罗斯相似，研究机构是我国基础研

图１０　各国企业研发支出的活动类型分布［２］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ｅｃｔｏｒ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

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ｙｔｙｐｅｏｆｗｏｒｋ［２］

究最大活动主体（２００１年占比曾高达６３％）。经

过多年的改革，自２００２年起，我国高等院校在基

础研究中的地位不断上升，２００６年其基础研究支

出首次超过研究机构，此后一直在居于首位

（２００８年后占比５０％以上）。我国企业的基础研

究活动十分薄弱，仅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支出的

３２％，是七个国家中最低的，不仅远低于日韩

４５％～６０％的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占比，而且与美

英企业２５％的占比也相去甚远。

２）我国高等院校研发经费主要用于应用研

究（４９％），基础研究占比（４０％）低于美（６３％）、

法（７４％）两国

在七国高等院校的研发支出中，科学研究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占据着绝对的“垄断”地

位，经费占比均在６２％以上，其中基础研究占比

都在３０％以上。法、美两国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

支出占比均超过 ９０％，基础研究占比分别高达

７４％和６３％。俄罗斯、英国、韩国和日本高等院

校的基础研究占比在３０％～３８％之间。

我国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经费也高达９０％，

试验发展只占１０％。但与美法高等院校以基础

研究为主不同，我国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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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为主（４９％），同俄罗斯（４７％）和英国（５２％）

相似；基础研究占高等院校全部研发经费

的４０％。

３）我国政府研究机构１５％的研发经费用于

基础研究，主要创新型国家一般在 ２０％ ～４２％

之间

总的来看，各国政府研究机构的科研活动比

较多元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支

出所占比重相对均衡，不像高等院校那样高度集

中在科学研究上，基础研究支出比例（２０％ ～

４２％）也较高等院校（３０％ ～７５％）低。英国

（４２％）、俄罗斯（３２％）和韩国（２９％）政府研究机

构的基础研究支出比例较高，美、法、日都在２０％

左右。

我国政府研究机构三类研发活动经费比重

分别为：基础研究１５％、应用研究２９％、试验发展

５６％。基础研究比重在七国中最低，应用研究与

其它国家（法、英除外）相当，试验发展则是七国

中最高的。

４）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只占

０２％，远低于多数主要创新型国家 ６％以上的

水平

试验发展是各国企业的第一大研发活动类

型，各国企业均有５０％以上的研发经费用于试验

发展。其次，各国企业也都开展一定比例的应用

研究，英法两国应用研究占企业研发支出的比例

高达４０％以上，韩国、日本、美国和俄罗斯介于

１１％～２１％之间。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占比普遍较

低，韩国企业最高（１２％），日本、英国、法国和美

国都在６％～８％之间，俄罗斯只有１５％。

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较低（２０１６年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只有０９％），其中，基础研究投入更低。企业基

础研究支出只占企业研发支出总额的０２％，远

低于主要创新型国家（俄罗斯除外）企业６％以上

的水平；我国企业应用研究经费占比只有３％，也

严重低于主要创新型国家 １１％ ～４２％的水平。

这是需要改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投

入是增加原始技术创新供给、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的重要保障，需要给予高度关注。

４　中央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分析

鉴于基础研究的公益性，中央政府通常是一

个国家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者。与多数主要创

新型国家联邦政府研发预算拨款占 ＧＤＰ的比例

（０６％～１２％）相比，我国近年中央财政科技拨

款占ＧＤＰ的比例（０４％～０５％）还比较低，尚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图１１、１２）。由于除美国外，其

他六国关于政府基础研究投入的细化数据不完

整，因此本部分主要以美国作为参照对象进行比

较分析。调研发现，与美国联邦政府主导，企业、

高等院校、非营利机构等各类机构共同投入的多

元资助体系相比（图１３），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来源

太过单一，几乎完全依靠国家财政资金，特别是

中央财政资金［４］。

１）我国中央财政科技拨款占 ＧＤＰ比例明显

低于创新型国家

各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主要来自中央

的“政府研发预算拨款（ＧＢＡＯＲＤ）”，从政府研发

预算拨款可以窥看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情况。

１９９７—２０１６二十年间，只有韩国政府研发预

算拨款占ＧＤＰ的比例呈显著上升态势，从０５７％

（１９９９）持续增长到１２１％（２０１５）又略微回落到

和日本（０６４％），法国和英国分别为 ０６３％和

０５２％，俄罗斯为０４７％。

尽管我国“中央财政科技拨款”（其中包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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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各国中央政府研发预算拨款占ＧＤＰ的比例（１９９７—２０１７）［２，３］

Ｆｉｇ．１１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ｕｄｇｅｔ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Ｄａｓａ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ＧＤＰ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１９９７

２０１７）［２，３］

图１２　各国中央政府研发预算拨款占 ＧＤＰ的比

例（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３］

Ｆｉｇ．１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ｕｄｇｅｔ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Ｄ

ａｓａ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ＧＤＰ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３］

发预算拨款）已经由１９９７年的２７３９亿元人民币

增长到２０１６年的３２６９亿元，增长了近１１００％，但

占ＧＤＰ的比例仅为 ０４４％，是八个国家中最低

的，而且十年来一直处于０３％ ～０５％的水平，

而研发预算拨款占 ＧＤＰ的比例更低，大约只

有０３％。

２）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来源单一，约９０％以上

依靠国家财政资金

就基础研究经费来源而言，美国这方面的统

计数据比较系统，因此下面以美国为例进行对比

分析。联邦政府一直是美国基础研究的主要资

助者，其基础研究投入从１９９７年的１９２５亿美元

增长到了２０１６年的３７５５亿美元。不过，随着美

国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和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的不

断增加，联邦政府基础研究投入占全国基础研究

投入的比例呈逐渐下降趋势，２０１３年首次降至

５０％以下。２０１６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来源

中，联邦政府、企业、高等院校、非营利机构和地

方政府所占比例依次为４３５％、２７２％、１３６％、

１３０％和２８％。总体而言，美国基础研究经费

大约５０％由政府提供，企业、高等院校和非营利

机构共同承担了另外５０％的基础研究经费。

与美国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来源单一，

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特别是中央财政科技投

入。根据全国政府财政支出决算与基础研究经

费统计数据测算，２０１５年我国基础研究总经费

中，国家财政资金约占９８４％，而中央财政资金

占到９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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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来源分布［５］

Ｆｉｇ．１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ｙ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ｆｕｎｄｓ［５］

表１　美国２０１２—２０１７财年联邦研发预算基本情况（亿美元）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Ｕ．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Ｄｂｕｄｇｅｔ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ｓｃａｌｙｅａｒ２０１２２０１７（ＵＳＤ１００ｍｉｌｌｉｏｎ）

２０１２年［６］ ２０１３财年［７］ ２０１４财年［８］ ２０１５财年［９］ ２０１６财年［１０］ ２０１７财年［１１］

决算额 占比 决算额 占比 决算额 占比 决算额 占比 决算额 占比 决算额 占比

基础研究 ３１７．４ ２２．５％ ３０６．５ ２３．５％ ３２１．９ ２３．６％ ３１８．５ ２３．０％ ３２９．１ ２２．２％ ３４３．３ ２２．１％
应用研究 ３１６．２ ２２．４％ ３１２．０ ２３．９％ ３２５．５ ２３．９％ ３４１．８ ２４．７％ ３７０．５ ２５．０％ ３８１．５ ２４．６％
试验发展 ７５２．４ ５３．４％ ６６６．１ ５１．１％ ６８９．９ ５０．６％ ６９７．２ ５０．４％ ７５７．６ ５１．１％ ８００．６ ５１．６％

科研仪器设施 ２３．１ １．６％ １８．７ １．４％ ２６．２ １．９％ ２５．３ １．８％ ２５．８ １．７％ ２４．５ １．６％
合计 １４０９．１ １００％ １３０３．３ １００％ １３６３．５ １００％ １３８２．８ １００％ １４８３．０ １００％ １５４９．８ １００％

表２　我国２０１２—２０１７财年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基础研究科目支出决算数（亿元）［１２］

Ｔａｂ．２　Ｃｈｉｎａ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ｆｏｒ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ｆｉｓｃａｌｙｅａｒ２０１２２０１７（ＣＮＹ１０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１２］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研发
科目１）

基
础
研
究

金额

占研发科目比重（％）
占科技支出比重（％）
应用研究

技术研究与开发

小计

３２８．１ ３６２．９ ４２８．８ ５００．５ ５１８．１ ５３２．５
２０．５ ２０．３ ２２．８ ２５．０ ２５．９ ２７．４
１４．８ １５．３ １７．６ ２０．２ １９．３ １８．８
１１６８．４ １３２２．６ １３４５．０ １３９４．２ １４２５．０ １３７２．３
１０３．１ １０７．０ １０９．６ １１０．３ ６０．８ ４０．４
１５９９．６ １７９２．５ １８８３．４ ２００５．０ ２００３．９ １９４５．２

科技支出合计 ２２１０．４ ２３６９．０ ２４３６．７ ２４７８．４ ２６８６．１ ２８２７．０

１）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与开发”三个科目。

　　３）我国政府研发预算中基础研究占比尚需

提高

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预算通常会按研究类

型进行分配。从最近六年情况看，基础研究预算

（按实际决算额计）逐年增加，从２０１２年的３１７亿

美元增涨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４３亿美元，占研发预算总

额的比例基本保持在２２％～２３６％之间；基础研

究和应用研究合计占比接近研发总预算的５０％，

试验发展约占５０％。

２０１７年，在我国中央本级财政科技支出科目

中，“基础研究”科目预算为５３２５亿元，占研发

科目总支出的比例由２０１２年的２０５％提高到了

２０１７年的２７４％，虽然已高于美国联邦政府研发

预算中基础研究的占比，但中央财政“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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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占中央财政科技预算１８８％的比例尚不高，

特别是鉴于现阶段我国基础研究尚未建立起类

似美国的多元化投入体系，仍主要依靠中央财政

资金，因此需要继续提高中央政府研发预算中基

础研究的比重。

５　启示与建议

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金额和结构与经济科

技发展有适应的一面———投入总量大、增速快，

也有不适应的一面———投入占研发总投入和

ＧＤＰ的比重低、经费来源过于单一、执行结构比

较失衡等，与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要

求还有一定差距，需要大力改进。基础研究是创

新的源头，我国目前正处于“三跑”并存阶段，迫

切需要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增加内生技术供给，

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１）遵循基础研究投入增长规律，紧扣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稳定增加基础研

究投入

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偏低的现状与我国所处

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分不开，体现了过去几十年

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根据发达国家的

历史经验，当一国处于工业化前期阶段时，其研

发投入主要用于试验发展，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

发展，才会更加着眼于构筑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动

力基础，将更多资源用于基础研究［１３］，因此基础

研究投入通常会在工业化后期持续快速提高，进

入后工业化阶段则基本稳定在１５％～２５％之间。

据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

研判，我国现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并将在未

来１５～２０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

业化社会。党的十九大提出分两个阶段实现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到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

２０５０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科技创

新强国。建议我国根据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要求，参照主要创新

型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水平，持续稳定提高全社

会基础研究投入，力争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时，基础研究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至少达到１５％

以上，到２０５０年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时，基础

研究占研发投入的比重也相应地居于全球领先

地位。

２）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建立多元化

基础研究投入机制

首先，将基础研究作为中央财政科技资金的

战略性投资，继续加强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支

持力度。我国中央财政科技拨款占 ＧＤＰ的比重

相较主要创新型国家明显偏低，就我国的经济体

量而言，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特别是现阶段我

国基础研究尚未建立起多元化投入体系，中央财

政仍需给予较大的支持力度。

第二，引导和调动有条件的省区市加大基础

研究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建议以

适当方式要求和带动地方政府围绕区域创新发

展需求，因地制宜设立稳定支持基础研究的专项

经费，着力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

问题。可以先从北京、上海、广东等创新能力强、

财力雄厚的地区进行试点。

第三，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

入。在当前全球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和技术发展

变化持续加速的大背景下，我国应该趁势大力引

导和激励企业重视研究开发活动，走可持续的创

新之路。通过完善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措

施，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基础研究。鼓励企业

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利用企业国家重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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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支持行业领先企业开展

应用基础研究和基础技术研发。改进科研计划

立项机制，吸引企业更多地承担和参与需求导向

的基础研究计划，提升研发能力。

第四，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鼓励社会资

本以科研基金、捐赠等方式支持基础研究，增加

社会力量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３）充分发挥不同研发活动主体的优势和特

色，构建各有侧重、协调互补的一体化基础研究

体系

在主要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一般是高校或

政府研究机构最主要的研发活动类型，企业通常

也有６％以上的研发支出用于基础研究。在我

国，基础研究既不是高校、也非政府研究机构最

主要的研发活动类型，企业更是只有０．２％的研

发支出用于基础研究。这既反映出我国基础研

究活动的不足，也说明三大研发活动主体均有很

大空间发展基础研究。

应鼓励三大研发活动主体进一步提高基础

研究的战略地位，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

形成机构战略定位明确、各有侧重、协调互补的

基础研究体系。研究型高校应努力成为自由探

索型基础研究的主战场；政府研究机构应成为聚

焦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和体现

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与导向的基础研究活动的排

头兵；企业则应成为需求导向的、开展行业关键

共性问题的基础研究主要力量。

４）健全和完善基础研究投入统计工作，详实

反映真实情况，营造重视基础研究的社会氛围

真实准确的统计数据是科学决策的重要基

础。研究发现，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统计工作还

有待完善，统计口径和统计指标尚需进一步“细

化”和“国际化”，将一些国际上通用的统计指标

纳入进来，以便进行更具体更有效的国际定标比

较。建议我国参照国际标准建立研发会计制度，

更加合理地设计统计口径，改进统计方法和定

义，增加和细化关于基础研究的统计指标，加强

研发统计填报工作的培训，进一步提高统计的准

确度。

同时，大力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国民科学素

养，引导全社会关心和重视基础研究，培育原创

精神，形成社会各界弘扬、重视原始创新和源头

创新的社会氛围。改进和完善科技评价办法，去

除浮躁、急功近利等不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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